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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岁的唐引成家住广西柳州市沙塘镇一
个小村庄，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据他介绍，他
和妻子一共生养了两儿两女。因为家里条件
差，孩子又多，妻子在家照顾孩子，生活的重担
都压在他一个人身上，全靠他在外做泥水工赚
钱养家。后来，孩子们长大成人，都出去打工赚
钱了，家里的日子才好过一点。

说起女儿阿芳的失踪，这个满脸沧桑的老
汉几度哽咽。他说，今年已经34岁的阿芳是
他们的大女儿，也是读书最少的一个，只读完
了小学。“心里觉得挺亏欠她的，她是家里最大
的孩子，没钱供她读书，就早早让她回家帮妈
妈带弟弟妹妹了。”

“她小时候性格就比较内向，不大爱讲话，
跟别人不大合得来。只有顺从她的意思，她才
会跟你讲话。”唐老汉回忆说，在当天的相认过
程中，她的一句话更是让她妈妈的心都碎了：

“我是路边草养大的，我不认得你。”

“以前，阿芳在老家柳州打过工，因为离家
比较近，我们也很放心。”唐老汉说。2007年，
阿芳跟着妹妹一起到广东江门，在当地一家制
衣厂打工。

可是，那年6月份的时候，制衣厂进入生
产淡季，只给员工发放每天5元钱的伙食费，
阿芳不愿意这样空耗下去，就一个人跑到福建
厦门找工作。“二女儿说，姐姐去厦门可能是听
了几个熟悉的女工的话。那几个女工经常带
她出去玩，二女儿觉得姐姐太单纯，怕被带坏
了，劝说了几次，但姐姐太倔了，根本不听劝，
还自个跑去了厦门。”

不料，一个月后，还在江门的妹妹接到
阿芳打来的一个电话，只听她说了一句“我
已经到厦门了”就挂断了。妹妹回拨过去，
没人接听，后来才知道那是一个公用电话。
从此以后，家人再也没有任何关于阿芳的音
信了。

外出打工的女儿音信全无A

我市首例流浪人员
DNA比对成功

失踪10年的女儿
今日跟亲人回家

“阿芳，你还认得我吧？”
“认得，你是爸爸。”
就这样两句用老家方言的对答，来自广西的唐引成老汉和妻子的心顿时落定了。
尽管经历了一夜的辗转难眠，尽管听到的回答声很冷漠，老两口还是喜极而泣，泪

如泉涌：整整10年了，失踪的女儿终于找到了！
前天清晨，在市救助管理站一间会客室里，出现这样感人一幕。据了解，这是今年

我市民政和公安部门联合对长期滞留的流浪乞讨人员采取血样进行DNA比对以来，
首次为他们找到亲人。

看着目光呆滞的女儿，对关于她这些年去了哪里、怎
么变成这个样子的询问一脸茫然，没有任何回应，唐老汉
和妻子很是心痛。不过，这对朴实的老夫妇还是很开心：

“不管怎么样，女儿总算找回来了。”对宁波救助站和公安
机关的帮助，他们“感谢”两个字一直说个不停。

据市救助管理站副站长王萍介绍，阿芳是2015年3
月份由月湖派出所民警发现的，当时她流落街头，有精神
疾病，直接被送去了救助站定点的市精神病院。其间，他
们一次次派工作人员去医院开展工作，可不管他们怎么
诱导，她都说不出自己和亲人的名字和地址，因此就一直
住院进行治疗。

当天在唐老汉夫妇和阿芳相认后，救助站就帮助阿
芳办理了出院手续，并配备必要的治疗精神病的药品。
考虑到唐老汉家经济困难，救助站还帮他们一家三口买
好了今天返回柳州的火车票。

王萍一次又一次地嘱咐唐老汉夫妇，回家后要带
阿芳去当地的精神病院继续治疗，按照医生的嘱托按
时给她吃药。在家里，要时刻有人照看她，以免出现意
外。可以想方设法回忆这10年的情况，但不要过分刺
激她。

“不管怎么样，
女儿总算找回来了”D

王萍告诉记者，像阿芳这样，他们救助后送到精神病
院治疗的精神病人有很多，还有不少因智力障碍等原因送
到各个福利院、儿童院、养老院寄养的，这些都是因找不到
家而长期滞留在宁波的，其中时间最长的已经10多年了。

今年4月份，民政部和公安部联合发文，要求对这类人
员采集血样，当月底前全部录入公安机关的数据库，以便寻
找他们的亲人。我市民政和公安部门立即进行沟通协调，
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随即派员到全市各地进行血样采集。

据专门负责此事的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刑事技术大队
大队长庞宏兵介绍，4月底前，他们按要求把全大市700
多名这类人员的血样全部采集了，并录入公安机关的数
据库。考虑到大部分人都是成年人，他们除了录入上级
部门要求的打拐数据库，还录入了范围更广的全国公安
机关DNA数据库。在这个大数据库里，有更多的成年失
踪人员亲属的信息。

这些DNA血样入库后，他们就对其进行自动比对。
这种比对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亲缘比对，就像日常有些人
做的亲子鉴定一样，只不过这是网上的远程比对。在比对
出来后，他们再进行专业的人工鉴别来确定是否比中。

“阿芳是我市今年开展这项工作以来第一个找到亲
人的。”王萍说，她希望今后会有更多滞留在宁波找不
到家的流浪人员能够找到家人，回家团聚。

记者 张贻富

公安机关
已采集700余名类似人员的血样E

“刚开始，我们都没太在意，毕竟阿芳那时
已经是20多岁的大姑娘了。”唐老汉说，可是，
时间久了，再也没有她的消息，他们才开始担
心起来。“特别是过年过节的时候，都不知道她
在哪里，我们心里就非常难受。”

据唐老汉介绍，他家的经济状况一直比较
困难，但他还是花钱跑了几次江门和厦门去找
女儿。这时，他才发现女儿既没有手机，也不
会上网，他竟然没有任何与女儿联系的方式，
只能靠自己寻找。可是，茫茫人海中，这样找
无异于大海捞针。

2010年，一直没有女儿音信的唐老汉向
柳州当地警方报案女儿失踪，和妻子都留下了
血样，希望警方帮忙找回女儿阿芳。这些年
来，他每年都要跑去询问，但每次都失望而回，
常常夜里暗自流泪。

“真的觉得很亏欠阿芳。”唐老汉说，在寻
亲的过程中，他们发现阿芳以前根本就没怎么
拍过照片，最近的一张还是她和妹妹在江门打
工时的合影。当地公安也只有她的身份证照
片，那还是她刚成年时做的一代身份证，连二
代身份证都没有做过。

前年，唐老汉接到当地派出所电话，说是
有一个女孩比较像他女儿。他赶紧跑去相认，
结果却不是。“这一次，我和妻子还再次验血
（记者注：采集血样），民警说是要输入什么数
据库，方便帮我们找女儿。”

唐老汉说，中间有一年搞人口普查，当地
派出所说他女儿已经失踪多年，劝说他们把女
儿的户口注销掉，他们拒绝了。“要是哪一天女
儿回来了，户口却没了怎么办？哪怕有一点点
希望，我们都不会放弃找回女儿的。”

漫漫十年艰难寻亲路B

唐老汉的坚持没有白费。7月6日，他突然
接到当地警方通知，说是浙江宁波市救助管理
站和警方帮他找到了女儿，还发来最新的照片，
让他去认一下。他赶忙跑过去，一眼就认准照
片上的女子就是他们失踪的女儿阿芳，虽然看
上去胖了很多，但眼睛和眉毛跟女儿一模一样。

当地民警的解释更让他踏实：宁波警方和救
助管理站是通过他们和女儿的血样进行DNA
比对上的，就像是亲子鉴定一样，应该不会错的。

当天，唐老汉就和妻子买好车票，踏上火
车赶来宁波。由于时间匆忙，他们没买到直达
宁波的车票，还在江西南昌转了一趟车，到7
月7日晚上9点多才赶到宁波，随后直接来到
市救助管理站。尽管旅途疲惫，但心情激荡的
唐老汉夫妇当晚未能如愿见到女儿。

负责此事的市救助管理站副站长王萍解
释说，阿芳有精神疾病，一直在市精神病院住
院治疗，他们当天是临时把她从医院里接出来
的，就住在救助站里，方便她和父母相认。不
过，由于她父母来得比较晚，他们担心她届时
出现精神异常，可能会搅得整个救助站一夜不
得安宁，就安排她先吃药睡觉了。

唐老汉夫妇也很理解，就在救助站的安排
下在站里休息，只是想着要和失踪10年的女
儿相认了，一夜翻来覆去没有睡着。

前天清晨，在救助站的安排下，唐老汉夫
妇终于见到了刚刚起床的女儿。尽管看上去
比印象中的女儿胖了很多，唐老汉还是一眼就
认出对方就是他失踪10年之久的大女儿阿
芳。于是，便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喜从天降，女儿找到了C

上图：唐老汉和妻子见到女儿痛哭不已。
下图：阿芳的容貌已经跟过去很不相同了。

记者 刘波 摄


